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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式园林的造园思想及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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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藏式园林包括庄园园林、宗堡园林、寺院园林、行宫园林 4种类型。藏区独特的自然条件、社
会形态、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决定了藏式园林建筑设计在造园思想上体现出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鲜明浓

厚的宗教观念、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等特色，在艺术特征上则表现出因地制宜、布局巧妙、装饰华美、色

彩瑰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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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dscape Idea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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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4 types of Tibetan gardens as manor garden, Dzong garden, temple garden and palace garden.
The unique natural conditions, social patterns,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Tibet determined the Tibetan
garden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consciousness in simple harmony, distinctive religious ideas and unique
multiculturalism while the artistic features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adjustments to local conditions, clever layout, beautiful
decoration and magnificent colo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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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所说“藏式”一词中的“藏”，在地域上指

我国的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甘肃省的西部、四

川省的西部[1]；在文化上指藏文化，即主要由高原文

明与大乘佛教文化等结合形成的，并受汉族及印度

文化影响较大的独特民族区域文化[2]。园林，藏语指

“林卡”，即人们刻意栽种、培植、保护的林苑[3]。

藏式园林作为中国传统园林建筑设计史上的一

块瑰宝，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

四川省等地区。在其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气候

类型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重作用下，藏式

园林呈现出粗犷、古朴、壮丽的建筑风格与特色。同

时，在藏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双重影响下，形

成了其独特的造园思想与艺术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与借鉴。

1 藏式园林的类型

藏式园林的萌芽期大致为远古部落时代至 13世
纪初叶的吐蕃王朝分裂前期。它起源于西藏古老的

风俗——烟火祭祀，以及由宗教活动而衍生的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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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活动。此时期，藏民在烟火祭祀这一庄严肃穆

的宗教仪式中加入了赛马、演戏、摔跤等游乐活动，

使这一活动的敬神色彩逐渐淡化，从而更偏向于游

乐，这也是早期人类社会从崇拜宗教中的“神灵”世

界走向世俗的“人”的世界的一种表现。后来，人

们把这种藏族群众性的野外踏青活动称之为“逛林

卡”“耍坝子”“郎扎热甲（汉族现称这个节为物资

交易会）”“赞林吉桑（意为世界快乐日）”等，时间

定于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四。西藏社会物质基础与生

产力水平都相对较差，气候恶劣，绿化薄弱，人们

对自然林卡生活无比向往。13世纪初叶，随着西藏
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封建贵族与社会上层人士开

始有意识地在居住建筑中营造人工园林，从而产生

了传统意义上的藏式园林。藏式园林包括庄园园林、

宗堡园林、寺庙园林与行宫园林 4 种类型。
1.1 庄园园林

在吐蕃王朝分裂、社会动荡和战乱不断的 400年
间，西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文化、建筑等却得到

了发展，期间兴建的王宫、寺庙、碉式建筑等间接

地推进了藏式园林的形成。公元 1253年，西藏正式
归元中央政府统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行政管理体

制。后进一步确立了藏区封建领主制，这使西藏出

现了满足专供领主与上层贵族居住需要的新兴功能

性建筑形式——庄园。庄园“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

一律以高墙围成大院，重要的房舍如主人居室、经

堂、仓库等都集中在一幢碉房式的多层建筑内。环

境非常封闭，当然也很局促。因此，比较大的庄园

一般都要选择邻近的开阔地段修建园林作为领主夏

天避暑居住的游憩之所，类似于汉族的宅园或别墅

园，这就是庄园园林”[4]。其中，西藏历史上较为著

名的典型庄园园林是萨迦政权时期的甲马赤康庄园

园林和帕木竹巴政权时期的囊色林庄园园林。

1.2 宗堡园林

至明成祖永乐时期，“帕木竹巴政权大司徒·绛

曲坚赞除了在经济上扶植新生的封建庄园制度之外，

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即废除了元朝留

下来的前后藏设立的十三个万户，在所管辖地区建

立宗（大致相当于县）一级的权力机构，兴建专供

宗本（相当于县官）管理行政事务的宗堡”[5]。宗堡

建筑受自然环境、宗教理念、统治制度等因素的影

响，大多建在山顶或至高点上。同时，为了能满足

宗本以及官员的休憩与游乐需要，在宗堡附近地势

平坦之处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园林，这就是宗堡园林。

西藏历史上有名的宗堡园林有桑珠孜宗堡园林、曲

水宗堡园林、琼结宗堡园林、白玛宗堡园林等。其

中，1363年落成于日喀则地区的桑珠孜宗堡园林堪
称典范。据藏文文献《年曲琼》（年楚河流域的山海

志）记载，该宗的东南西北四方各建有一座林卡，东

面为甲措根则，南面为扎西根则，西面为鲁定报则，

北面为嘎玛根则。

1.3 寺院园林

15世纪初的帕木竹巴政权后期，随着宗咯巴创
立的格鲁派的兴起，寺庙建筑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

期，不少规模较大的寺庙甚至成为了当地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在这些寺院内，通常

建有活佛居住的别墅园林和供僧众集会辩经的辩经

园林，这就是所谓的“寺院园林”。萨迦寺的平措与

卓玛法王宫，拉萨蔡角林寺的蔡角林卡，拉萨甘丹

寺、哲蚌寺与色拉寺的辩经场等都属于寺院园林的

范畴。

1.4 行宫园林

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清政府
的支持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西藏更加巩固完善

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阿旺罗桑嘉措对造园活动

的重视，使得藏式园林艺术进入了极为繁盛的新阶

段。此阶段出现了综合庄园园林、宗堡园林与寺庙

园林三者造园经验与艺术特色的融合体——行宫园

林，以此作为专供达赖与班禅消夏的行宫。在西藏

历史上，行宫园林的代表有布达拉宫山阴脚下的龙

王潭、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日喀则东南郊的功德

林园林和南郊的德谦园林等。

从藏式园林建筑的发展演变来看，其在元代与

明代尤为盛行。园林虽然仅仅是作为庄园、宗堡和

寺庙的一种附属建筑设施，但在园林建筑的设计理

念、规划布局、营造法式、建筑材料、装饰手法等

方面已趋于成熟，而至清代西藏行宫园林的出现更

是将藏式园林建筑艺术推向了顶峰。

2 藏式园林的造园思想

2. 1 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对自然万物的崇拜，是出于

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凡是对人类的发展提供过支持

的自然生物，都被人类作为自己宗教的崇拜对象。因

而在青藏高原特别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藏区人们“人

与万物共生存”的价值观以及在古老宗教苯教“万

物有灵”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对山川、日月、牛羊、

石木等的自然崇拜，显现了人们对于有限且不易生

长的自然生物的敬畏与爱护之情。这种朴素的原始

信仰融入藏区的造园活动中，体现为对自然美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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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崇尚，以及对绿色植被的尤为注重。绿色植物有

着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环境、调节气候等多重作用，

在藏民心中更是生命、希望、幸福的象征，因而在

园林的规划设计中，往往以树林、草地、湿地等为

基本构成元素，利用自然生长的植物，并结合有意

识的人工花草树木栽植，来营造园林植物景观与绿

化氛围，这种质朴的处理手法形成了藏式园林植物

种类繁多、空间变化丰富，且以大面积绿化见长的

设计特色。譬如，囊色林庄园园林的绿化率就高达

90%。《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其“林卡内苍松古
柏、垂柳翠竹，还有梨、苹果、桃、海棠、核桃等

树木，以及牡丹、芍药、月季、黄花等高原上少见

的花草”[6]。罗布林卡也承袭了注重绿化的传统，其

绿地（树木、草地）覆盖面积占全园总面积的 83%，
花木种类达 120余种，成片的绿化景区与人工景区之
间的合理调配与分隔，浓缩展示了西藏林区、草地、

湿地等自然区域风光。由此可见，藏区人们极为尊

重与热爱自然，同时也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并将这种朴素和谐的自然意识恰到好处地融于

藏式园林的设计中。

2. 2 鲜明浓厚的宗教观念

公元 7世纪，随着与松赞干布联姻的尼泊尔赤尊
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佛教从尼泊尔地区和中

国中原地区传入西藏，在吸收与融汇了本土宗教苯

教后，最终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藏传佛教，并逐步

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影响着西藏社会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样也影响了藏式园林的造园思

想与造园活动。从功能来看，藏式园林除了具备娱乐

休憩与政治职能外，同时还具备宗教法事的功能，因

而常作为藏民进行祭祀仪式与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从规划布局来看，藏式园林追求佛陀圣境的氛围，如

为了表现佛经中描述的极乐世界“布局呈棋盘方格”

的模式，而将树木以“纵横成网络”的布局进行种植；

从建筑装饰来看，园林中的宫殿与主要殿堂局部常

采用具有宗教意味的法轮、胜幢、灵兽等元素进行装

饰，以营造出恢弘庄严、金碧辉煌的气势；从绘画艺

术来看，园林的殿堂内随处可见以宗教故事为题材

的壁画与唐卡，传达着藏民对神灵的崇敬之情。除此

之外，处于西藏主导地位的佛教学说——天梯说、女

魔说、中心说、金刚说和来世说，深深地渗透于藏式

传统园林建筑的建造与装饰中，从而使其园林建筑

中带有鲜明浓厚的宗教色彩。

2. 3 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

自吐蕃王朝建立后，随着松赞干布大力加强对

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印度、尼泊尔、克什

米尔、中国内地（主要指汉地）等大量的外来建筑

文化开始渗入藏区，它们与西藏本土的建筑文化共

同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民族建筑文化，这

种文化使得藏式园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特色与

文化内涵。这种多元文化体现于藏式园林建筑中，其

一是原始信仰、藏传佛教、民俗传统等“本土”文

化影响下的园林建筑表现出特有的宗教色彩与民族

特色。其二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园林建筑表现

出多样的异域特色与风土人情。而“外来”文化与

“本土”文化的交织融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

现：一种是通过直接传播的方式，即请外地的工匠

参与建造活动；第二种则是通过间接传播的方式，即

仿照外地建筑的形式、结构、装饰等进行园林营造。

其中，印度、尼泊尔地区的建筑文化伴随着佛教艺

术的传播，影响着藏式园林建筑的殿堂壁画、金属

造像、雕刻等方面。而汉地文化在藏式园林中的体

现则更为突出，譬如罗布林卡作为藏、汉建筑文化

艺术合璧的典型，其“建筑的内部装修，颇受内地

装修手法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曾专派工匠到北

京学习装修的各式做法与布置方式。 槅园内建筑之

扇、窗棂的形式及纹饰、雕镂等，基本上采用了内

地的装修手法。这一点以金色颇章尤为突出。宫内

槅扇、窗棂的雕饰，每扇各异，极尽变化之妙。其

图案如八仙过海、福禄寿喜、龙凤花草等，皆与内

地相同”[7]。

3 藏式园林的艺术特色

3.1 因地制宜

人类的生存与造物都离不开与之息息相关的自

然环境，而青藏高原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一方面

向藏民的生产生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却

也为其造园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藏民倚仗大自

然的赐予，就地将石材、黏土和木材等天然材料直

接运用于园林的建造中，同时根据当地的地质地理

环境，将天然的草地、林区、湿地等天然景观与人

工景观巧妙地结合于园林的景观设计中。这种因地

制宜、扬长避短的设计处理手法，不但协调了园林

建造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满足了藏民渴望回归自然

的情感需求，而且还生动地表现了藏式园林建筑的

地域特色与民族个性。

3.2 布局巧妙

藏式园林的布局巧妙，体现在平面规划与空间

构思两方面，并常通过两者独到的处理方式使园林

内各个建筑元素之间达到有主有次、有衬托有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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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对比有协调的艺术效果。在平面布局上，往往采

用轴线对称的手法突出主体建筑在建筑群中的重要

地位，而非主体建筑则往往采取相对较为自由的布

局手法。在规模较大的园林中，往往各个景区空间

较为完整且相对较为独立，而通过地形、建筑、植

物、湖水等特定元素的景观设计使各景区之间又有

相互衬托、相互呼应之效果。在空间的结构上，通

过自然天巧与人工营造、主建筑群的规整庄严与休

憩场所的自由活波、简单式结构与复合式结构等形

成对比，同时运用连、隔、分等空间处理手法，既

突出了空间特色又达到了统一协调之效果。

3.3 装饰华美

藏式园林中的建筑物大多以府宅、官邸、庙宇和

宫殿的形式为主，其建筑装饰得富丽堂皇、美轮美

奂与精雕细琢，集藏区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建筑

工艺之精华为一体，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装饰手

法多样，采用了铜雕、泥塑、石刻、木雕和绘画等

精湛的工艺技术；二是装饰对象广泛，涉及屋顶、檐、

楣、门、窗、柱、墙等建筑部位的装饰；三是装饰

题材丰富，包括人物、植物、动物图纹（如天王、莲

花、大象等）以及宗教象征符号（如法轮、经幢等）

的运用。这 3个方面集中体现在园林的装饰艺术中，
无不显示出藏式传统园林建筑绚丽华美、雍容大气、

气宇轩昂的艺术之美。

3.4 色彩瑰丽

色彩作为藏族审美文化的承载体，与藏区的生

存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密切相

关。在高原旷漠单调的视觉审美和生活氛围下，藏

民将雪山、蓝天、湖泊、草地、树等物体的固有颜

色（黑、白、蓝、绿、黄、红等），直接运用于园林

建筑的色彩表现上，并赋予它们独特的文化内涵与

象征意义，以满足其宗教崇拜和精神寄托的需求。藏

式园林建筑的用色往往追求色彩的强烈浓郁、对比

鲜明与五彩斑斓，“大片的黄色、红色墙面上装点着

紫色‘卡白’、黑色窗套、金色的琉璃，金红、青绿

色的梁枋彩绘，另有白色帷幔边上镶着宝蓝色图案

纹样。还有各式各样部件的鎏金装潢点缀，构成金

色谱般的色彩图样组合，艳丽多彩，呈现着粗犷而

又瑰丽的色彩美”[8]。

4 结语

藏式传统园林建筑以其独特的地域特征、鲜明

的民族个性、特有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

史上大放异彩。其不仅流露出了藏民对于生活的期

盼、宗教的狂热与艺术的渴望，而且也折射出了藏族

数千年以来的建筑历史、建筑精神与建筑风格。它作

为中华传统建筑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为研究藏族

建筑文化与民族宗教信仰提供了直接的指导，同时

也为现代园林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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